
⸺
 

托
馬
斯
的
蘋
果
樹 ⸺

141︱

托
馬
斯
的
蘋
果
樹

據
說
托
馬
斯
的
布
農
語
義
為
﹁
熊
很
多
﹂。
不
久
前
一
個
在
托
馬
斯
附
近
迷
路
的
獨
行
者
獲

救
後
，
想
起
夜
裡
營
帳
外
黑
熊
的
嘶
吼
仍
語
帶
驚
恐
。
我
不
懂
布
農
族
語
，
不
會
打
獵
，
不
理

解
特
定
語
言
或
語
境
裡
﹁
多
﹂
的
意
義
，
透
過
書
本
略
知
黑
熊
的
習
性
但
從
未
遇
過
，
不
熟
悉

托
馬
斯
的
風
土
，
也
沒
有
嚴
重
迷
途
以
致
受
困
的
經
驗
，
除
了
聆
聽
和
尊
重
，
試
著
仔
細
耳
聽

眼
觀
，
我
對
熊
並
不
感
到
好
奇
，
萬
一
不
期
而
遇
，
但
願
各
自
避
走
相
安
無
事
，
就
像
保
育
宣

導
所
希
望
的
。
對
於
一
個
路
過
的
非
研
究
者
，
我
想
不
出
有
什
麼
理
由
去
發
動
彼
此
干
擾
的
舉

動
，
即
使
是
看
起
來
無
害
的
凝
視
。
對
於
托
馬
斯
，
我
不
期
待
﹁
很
多
熊
﹂，
也
沒
有
任
何
關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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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
的
遐
想
，
除
了
蘋
果
樹
。

從
土
葛
開
始
，
越
嶺
道
的
走
向
從
大
分
以
來
的
由
南
而
北
轉
西
北
西
，
繞
行
於
塔
達
芬
溪

南
岸
山
腰
，
直
到
意
西
拉
過
橋
後
轉
向
北
方
，
又
於
朋
珂
過
溪
，
隨
即
朝
東
南
行
，
不
久
即
抵

達
托
馬
斯
。
越
嶺
道
至
此
進
入
塔
達
芬
溪
北
岸
，
並
漸
漸
脫
離
塔
達
芬
溪
流
域
，
進
入
拉
庫
拉

庫
溪
另
一
源
流
米
亞
桑
溪
流
域
。
我
們
將
在
托
馬
斯
紮
營
，
隔
日
繼
續
往
東
，
在
沙
沙
拉
比
繞

過
稜
線
，
便
朝
著
西
北
方
一
路
爬
上
大
水
窟
。

塔
達
芬
溪
兩
岸
都
是
陡
峻
的
山
坡
，
但
土
葛
與
塔
達
芬
駐
在
所
之
間
的
路
段
起
伏
不
大
，

越
嶺
道
以
和
緩
的
坡
度
蜿
蜒
於
南
岸
，
除
了
一
、
兩
段
不
難
克
服
的
崩
壁
，
大
致
平
坦
好
走
。

抵
達
塔
達
芬
駐
在
所
時
恰
好
正
午
，
下
背
包
休
息
，
但
要
找
個
足
夠
寬
闊
又
乾
爽
的
地
方
並
不

容
易
，
駐
在
所
平
台
高
於
道
路
五
公
尺
，
靠
著
一
道
階
梯
連
接
道
路
，
整
體
看
起
來
十
分
逼

仄
，
平
台
長
滿
芒
草
，
遺
址
完
全
掩
覆
在
高
密
的
草
葉
之
下
，
不
容
易
窺
得
全
貌
，
滿
地
四
散

的
酒
瓶
到
視
不
難
發
現
。
塔
達
芬
的
布
農
語
義
是
﹁
水
蒸
氣
很
多
﹂
，
族
人
重
覆
第
一
個
音
節
以



⸺
 

托
馬
斯
的
蘋
果
樹 ⸺

143︱

表
示
﹁
多
﹂，
那
麼
，
大
量
的
酒
瓶
是
不
是
也
透
露
了
當
年
派
駐
深
山
的
警
察
的
心
情
？

一
九
三
二
年
，
毛
利
之
俊
帶
著
攝
影
師
走
上
八
通
關
越
嶺
道
，
從
他
們
留
下
的
老
照
片
，

可
以
更
清
楚
地
看
見
塔
達
芬
駐
在
所
窘
迫
的
地
勢
。
兩
個
巡
查
、
三
個
警
手
、
兩
個
女
眷
、
四

個
幼
兒
，
其
中
一
個
讓
媽
媽
抱
在
懷
裡
，
前
後
三
列
站
在
越
嶺
道
，
右
側
的
警
察
緊
緊
挨
著
路

緣
，
套
著
足
袋
的
左
腳
半
隻
騰
空
，
另
一
頭
抱
著
嬰
兒
的
婦
女
側
身
靠
著
草
葉
茂
盛
的
山
坡
。

從
照
片
的
角
度
可
知
攝
影
機
也
架
在
路
上
，
惟
有
如
此
才
能
為
鏡
頭
騰
出
足
夠
的
距
離
。
攝
影

師
把
駐
在
所
當
成
背
景
，
於
是
我
們
看
見
高
處
的
平
台
與
道
路
之
間
是
一
片
粗
略
整
理
過
的
斜

坡
，
斜
坡
上
架
了
一
道
刺
絲
圍
牆
，
約
莫
四
尺
高
，
最
前
緣
與
路
面
相
接
處
疊
有
石
砌
駁
坎
；

鐵
絲
網
內
種
了
樹
，
模
模
糊
糊
不
好
辨
認
，
但
可
以
大
膽
猜
測
是
櫻
花
與
青
楓
。
照
片
裡
老
老

少
少
十
一
人
，
應
該
就
是
塔
達
芬
駐
在
所
的
最
後
一
批
住
民
了
，
毛
利
訪
後
兩
年
，
一
九
三
四

年
十
月
，
塔
達
芬
駐
在
所
撤
廢
，
前
後
不
滿
十
五
年
，
全
體
警
察
與
眷
屬
幸
運
又
適
時
地
留
下

一
張
紀
念
照
，
他
們
不
清
楚
﹁
理
蕃
事
業
﹂
的
進
程
，
也
無
法
預
知
未
來
的
際
遇
，
在
如
此
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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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
的
山
中
，
他
們
後
來
去
向
如
何
如
今
難
以
查
知
，
假
使
獲
派
平
地
想
必
大
家
都
會
深
感
慶

幸
，
尤
其
是
家
眷
，
離
鄉
背
井
不
是
為
了
駐
守
一
個
在
他
們
看
來
更
困
乏
更
偏
僻
的
地
方
。

就
在
塔
達
芬
駐
在
所
撤
廢
前
後
，
在
這
一
片
山
林
生
活
了
一
、
兩
百
年
的
布
農
族
人
正
陸

續
下
山
。﹁
集
團
移
住
﹂
迫
使
他
們
離
開
熟
悉
的
生
活
領
域
，
那
些
被
迫
下
山
的
族
人
之
中
難
道

沒
有
任
何
人
對
山
下
的
生
活
抱
有
一
絲
嚮
往
？
儘
管
稱
不
上
頻
繁
，
但
他
們
與
平
地
並
非
毫
無

往
來
，
日
本
當
局
的
﹁
蕃
人
觀
光
﹂
別
具
用
心
，
從
另
一
個
角
度
看
來
無
非
也
是
一
扇
窗
，
雖

然
窗
外
的
視
野
受
到
侷
限
，
那
些
有
機
會
把
頭
探
出
窗
外
的
族
人
看
見
日
本
人
希
望
他
們
看
見

的
，
一
定
也
看
見
預
期
以
外
的
事
物
。
他
們
如
何
理
解
山
下
的
世
界
無
從
得
知
，
可
以
確
定
的

是
他
們
對
山
下
世
界
的
脈
動
並
非
一
無
所
知
，
眼
看
著
一
片
從
未
涉
足
的
天
地
，
果
真
沒
有
人

感
到
好
奇
，
而
僅
僅
滿
足
於
已
經
擁
有
的
，
樂
意
過
著
跟
昨
天
跟
去
年
一
樣
的
日
子
？

我
站
在
徹
底
為
草
木
佔
領
的
塔
達
芬
駐
在
所
平
台
，
深
深
感
到
自
然
不
偏
愛
統
治
者
也
不

憐
惜
被
統
治
者
，
如
果
衰
敗
確
實
是
生
命
的
一
環
，
則
大
自
然
同
時
啟
動
駐
在
所
和
部
落
的
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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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
史
，
顯
然
十
分
公
正
地
執
行
了
任
務
，
無
論
官
廳
或
家
屋
，
都
在
應
有
的
速
度
和
手
段
下
遭

到
吞
噬
。
時
間
和
時
代
似
乎
不
然
，
它
們
聯
手
將
其
他
同
樣
值
得
探
究
的
事
物
扮
成
﹁
看
不
見

的
大
猩
猩
﹂
，
那
些
檢
視
集
體
迫
遷
史
的
厲
眼
，
除
了
譴
責
，
也
傾
盡
心
力
一
邊
還
原
非
人
道

政
策
的
背
景
與
歷
程
，
一
邊
追
溯
被
迫
離
家
棄
鄉
者
的
來
歷
，
卻
似
乎
從
未
把
焦
點
投
向
他
們

如
何
看
待
山
下
的
陌
生
天
地
。
當
人
們
專
注
，
往
往
只
︵
願
意
︶
記
得
︵
感
覺
起
來
像
︶
真
實

的
事
情
，
不
幸
地
，
這
是
一
個
難
以
苛
責
的
習
性
。
或
許
我
未
深
入
探
究
壓
迫
的
歷
史
，
才
得

以
從
時
間
的
縫
隙
瞥
見
﹁
看
不
見
的
大
猩
猩
﹂，
感
覺
它
在
回
復
成
野
地
的
塔
達
芬
駐
在
所
走

動
，
從
這
一
頭
，
到
另
一
頭
。

土
葛
以
西
，
經
塔
達
芬
直
到
第
一
過
溪
點
也
就
是
意
西
拉
，
越
嶺
道
大
致
與
溪
谷
平
行
，

方
向
則
與
水
流
相
逆
，
愈
往
上
游
海
拔
愈
高
，
大
約
從
一
五
三○

公
尺
開
始
，
途
中
一
度
高
至

一
七
五○

公
尺
，
隨
後
緩
下
直
到
意
西
拉
南
側
橋
頭
約
一
六
八○

公
尺
，
這
麼
一
大
段
路
高
程

差
僅
一
百
五
十
公
尺
，
坡
度
非
常
和
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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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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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
開
塔
達
芬
約
十
五
分
鐘
，
轉
頭
朝
對
岸
望
去
，
一
大
片
焦
枯
的
土
黃
插
入
青
翠
的
山

色
，
突
兀
又
猙
獰
，
那
是
托
馬
斯
大
崩
壁
，
從
稜
線
頂
端
直
削
溪
谷
，
落
差
超
過
五
百
公
尺
，

幾
乎
寸
草
不
生
。
這
是
一
片
活
著
的
崩
壁
，
持
續
崩
塌
，
就
像
一
頭
動
也
不
動
的
巨
大
怪
獸
，

由
於
鱗
甲
剝
落—

—

偶
爾
大
規
模
脫
落—

—

我
們
得
知
它
還
活
著
。

天
氣
晴
朗
，
陽
光
從
樹
冠
灑
落
，
除
了
輕
微
的
腳
步
，
簡
直
聽
不
見
其
他
聲
音
，
不
知
是

否
因
為
非
蟲
鳥
習
慣
活
動
的
時
段
，
森
林
下
非
常
安
靜
，
驚
人
的
安
靜
似
乎
是
讓
路
面
上
破
碎

的
陽
光
變
得
更
亮
的
動
力
。
從
樹
林
的
空
隙
望
出
去
，
對
岸
的
地
勢
極
為
險
峭
，
有
幾
面
岩
壁

直
落
溪
底
，
近
乎
垂
直
，
連
草
木
也
無
以
著
根
，
偶
有
稀
稀
疏
疏
看
似
蘆
竹
之
流
的
狠
傢
伙
，

才
有
辦
法
攀
附
危
崖
伸
出
枝
葉
，
在
時
而
揚
起
的
風
中
盪
漾
著
頑
強
的
翠
青
，
讓
裸
露
的
岩
色

顯
得
更
加
灰
駁
。
冷
峻
如
冰
霜
的
岩
壁
上
裂
開
一
道
對
角
線
般
的
石
縫
，
看
起
來
像
﹁
裂
﹂
縫
，

實
際
上
應
該
是
水
流
差
異
侵
蝕
的
成
果
。
石
縫
底
端
有
一
小
潭
，
似
乎
有
點
深
度
，
水
如
洪
流

般
從
缺
口
墜
落
，
一
開
始
結
實
而
緊
束
，
愈
往
低
處
愈
加
開
散
，
當
然
不
像
張
開
的
摺
扇
那
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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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
眼
，
但
落
地
時
的
水
練
足
有
頂
部
三
倍
寬
，
明
顯
可
察
。
細
碎
的
水
珠
往
兩
側
飛
噴
，
濺
濕

岩
壁
，
愈
低
幅
寬
愈
大
，
因
重
摔
激
生
而
出
的
水
沫
晶
瑩
雪
白
，
相
襯
之
下
小
水
潭
的
青
藍
顯

得
愈
加
碧
沉
。

地
圖
上
的
路
徑
看
起
來
平
緩
無
奇
，
實
際
上
經
常
出
現
超
乎
地
圖
所
能
負
荷
的
微
地
形
，

例
如
意
西
拉
駐
在
所
遺
址
南
方
的
崩
壁
，
路
基
崩
塌
，
不
得
不
下
降
躲
過
崩
壁
再
爬
回
越
嶺

道
。
清
早
從
大
分
出
發
後
，
重
裝
走
了
大
半
天
，
漸
漸
襲
來
的
疲
倦
使
得
這
一
下
一
上
成
了
一

段
苦
路
。
一
接
上
平
坦
的
越
嶺
道
，
大
家
連
背
包
也
不
及
卸
下
，
就
往
一
地
的
枯
葉
摔
坐
。

意
西
拉
駐
在
所
在
越
嶺
道
上
方
的
山
腰
寬
稜
處
，
正
好
處
於
土
葛
到
意
西
拉
這
一
段
路
的

最
高
點
，
駐
在
所
前
方
高
聳
的
駁
坎
大
致
完
好
，
廳
舍
所
在
的
基
地
現
在
是
一
片
長
了
樹
木
的

平
台
，
不
像
塔
達
芬
那
樣
發
滿
草
類
，
樹
蔭
下
反
而
是
一
方
平
坦
的
土
石
地
面
。
建
築
物
當
然

已
悉
數
傾
毀
，
梁
柱
朽
爛
，
勉
強
還
看
得
到
鏽
蝕
的
鐵
皮
。
我
們
在
平
台
一
角
發
現
拼
板
大
門

和
拼
板
圍
牆
的
殘
骸
，
所
剩
有
限
，
如
果
沒
有
老
照
片
很
難
認
得
出
這
些
比
遊
魂
更
零
碎
殘
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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嶺
紀
行

的
朽
木
究
竟
有
何
用
途
，
偏
偏
它
們
是
意
西
拉
駐
在
所
最
特
別
的
建
物
的
屍
骨
。
毛
利
之
俊
替

意
西
拉
留
下
一
張
五
個
警
察
的
合
照
，
坐
著
的
那
位
想
必
是
駐
在
所
主
管
巡
查
，
擺
出
一
副
威

嚴
的
模
樣
，
微
微
側
身
似
乎
帶
有
睥
睨
的
味
道
，
人
中
蓄
髭
，
三
七
分
短
髮
疏
得
整
齊
，
入
鏡

前
應
當
整
理
了
一
番
。
他
身
後
左
右
各
站
一
個
警
察
，
多
半
也
是
日
籍
巡
查
，
其
中
一
個
束
著

腰
帶
。
大
門
右
側
門
扉
半
開
，
彷
彿
精
心
安
排
的
道
具
，
門
前
站
了
兩
個
警
察
，
兩
個
都
矮
，

比
起
其
他
人
足
足
短
少
一
顆
頭
，
其
中
一
個
精
瘦
，
另
一
個
稍
壯
，
都
不
像
日
本
人
，
精
瘦
的

臉
孔
輪
廓
深
邃
，
可
能
是
原
住
民
，
站
著
不
明
顯
的
三
七
步
，
壯
的
看
似
漢
人
，
戴
瓜
皮
帽
，

腹
部
微
挺
。
他
們
的
名
氏
已
難
查
明
，
就
算
找
到
紀
錄
似
乎
也
沒
有
值
得
一
提
的
實
質
用
處
。

毫
無
疑
問
，
人
是
主
角
，
但
時
間
的
流
逝
改
變
了
這
張
照
片
值
得
觀
看
的
焦
點
，
由
於
這
張
照

片
，
我
們
得
知
野
草
堆
躺
著
的
原
來
是
木
門
框
，
平
台
角
落
那
幾
根
爛
木
是
辦
公
室
門
口
圍
牆

那
一
扇
寬
高
各
約
六
尺
的
拼
板
門
和
辦
公
室
四
周
那
一
道
拼
板
牆
的
殘
材
，
而
拼
板
圍
牆
和
拼

板
大
門
都
是
意
西
拉
獨
有
的
建
物
，
拉
古
拉
、
塔
達
芬
那
樣
的
刺
絲
圍
網
才
是
常
見
的
防
禦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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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
，
沒
有
視
線
遮
蔽
的
疑
慮
，
比
拼
板
圍
牆
實
用
多
了
，
施
工
又
容
易
。
意
西
拉
的
各
位
，
為

什
麼
花
費
更
多
心
力
建
造
華
而
不
實
的
堡
壘
呢
？
除
了
更
華
麗
，
我
猜
不
出
他
們
的
用
意
。
看

著
眼
前
的
風
景
和
遺
物
，
一
邊
回
想
老
照
片
，
一
邊
對
照
，
最
終
除
了
﹁
哦
，
原
來
如
此
﹂，
也

不
會
有
值
得
一
書
的
實
質
效
益
，
甚
至
連
﹁
原
來
如
此
﹂
也
是
可
有
可
無
的
感
嘆
，
惟
一
令
人

在
意
的
大
概
是
這
個
﹁
可
有
可
無
﹂
分
量
，
那
是
一
分
一
秒
扎
扎
實
實
累
積
而
成
的
七
、
八
十

年
啊
。肩

上
背
包
，
再
度
上
路
。
即
將
抵
達
意
溪
拉
橋
之
前
，
有
個
路
段
恰
好
與
塔
達
芬
溪
垂

直
，
循
著
透
空
的
溪
谷
往
上
游
望
去
，
意
西
拉
橋
就
在
不
遠
處
，
橫
跨
溪
谷
之
上
的
橋
影
本
就

孤
零
，
在
人
跡
不
繁
的
深
山
看
起
來
更
加
寂
寥
，
過
橋
後
蜿
蜒
於
塔
達
芬
溪
南
岸
的
路
途
即
告

終
了
，
讓
人
感
覺
意
西
拉
橋
不
是
彼
此
兩
岸
的
連
結
物
，
反
而
像
一
個
宣
告
小
結
的
符
號
，
例

如
用
來
終
結
一
個
語
意
完
整
的
句
子
的
句
號
，
只
是
一
個
句
子
，
不
是
一
個
段
落
，
不
是
一
篇

文
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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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於
意
西
拉
橋
的
想
法
可
能
無
聊
又
無
稽
，
但
幾
分
鐘
後
經
過
仁
木
三
十
郎
紀
念
碑
，

這
個
念
頭
反
而
變
得
更
強
烈
。
一
九
二○

年
九
月
中
旬
，
八
通
關
越
嶺
道
二
期
工
程
結
束
，
大

致
已
貫
通
至
大
水
窟
，
一
個
月
後
展
開
最
後
階
段
的
後
續
工
程
。
開
工
才
幾
天
，
巡
查
部
長
仁

木
三
十
郎
在
塔
達
芬
溪
鐵
線
橋
南
端
橋
頭
監
督
施
工
作
業
，
突
然
間
槍
聲
大
作
，
仁
木
高
聲

示
警
，
喝
令
眾
人
立
刻
躲
避
，
不
料
自
己
卻
遭
子
彈
貫
穿
胸
膛
當
場
身
亡
。
另
外
還
有
一
個
死

者
，
警
手
﹁
林
賴
明
和
﹂，
只
知
籍
屬
﹁
花
蓮
港
廳
﹂，
其
餘
身
世
來
歷
未
獲
紀
錄
，
從
名
氏
看

來
應
是
漢
人
。
這
場
突
襲
令
工
程
隊
驚
駭
不
已
，
但
如
同
所
有
因
這
條
路
而
死
的
同
僚
，
最
好

的
結
局
只
能
是
紀
念
碑
，
一
開
始
兩
根
木
質
方
尖
碑
，
立
在
鐵
線
橋
南
側
橋
頭
凸
稜
處
，
碑
前

有
人
敬
花
獻
酒
。
一
九
三○

年
代
後
期
應
該
有
一
波
紀
念
碑
改
建
工
程
，
所
有
木
質
紀
念
碑
都

替
換
成
混
凝
土
方
尖
碑
，
碑
址
不
改
，
也
就
是
我
們
今
日
在
八
通
關
越
嶺
道
沿
線
見
到
的
紀
念

碑
。
仁
木
三
十
郎
紀
念
碑
改
建
新
碑
後
，
多
年
來
一
直
豎
立
原
地
，
林
賴
則
從
此
被
屏
除
在
殖

民
統
治
者
的
記
憶
之
外
。
這
兩
個
人
在
塔
達
芬
溪
鐵
線
橋
邊
喪
命
，
沒
能
渡
橋
繼
續
過
日
子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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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
級
地
位
都
低
的
林
賴
更
是
被
清
除
在
世
間
的
一
切
似
地
，
連
在
紀
念
碑
一
角
刻
上
名
字
的
機

會
也
沒
有
。

仁
木
三
十
郎
紀
念
碑
一
旁
就
是
塔
達
芬
溪
鐵
線
橋
的
橋
基
殘
跡
，
這
座
橋
一
般
稱
為
第
一

代
意
西
拉
橋
，
雖
然
同
樣
跨
越
塔
達
芬
溪
，
但
一
九
三○

年
代
改
建
時
並
未
原
地
重
建
，
而
是

往
上
游
方
向
另
尋
橋
址
，
詳
細
原
因
不
明
。
第
二
代
意
西
拉
橋
仍
在
，
一
年
殘
敗
於
一
年
，
卻

是
臺
灣
僅
存
最
完
整
的
日
治
檜
木
橋
門
鐵
線
橋
。
第
三
代
是
二
十
一
世
紀
新
橋
，
橋
齡
十
五
年

左
右
，
並
列
一
旁
，
鋼
骨
橋
門
，
外
覆
木
板
，
特
意
模
仿
前
代
橋
門
的
外
觀
，
但
手
法
拙
劣
。

透
過
近
二
十
年
來
的
行
程
紀
錄
和
調
查
報
告
，
不
難
得
知
﹁
有
識
之
士
﹂
一
再
倡
議
從
﹁
文

化
資
產
﹂
的
角
度
保
存
第
二
代
意
西
拉
橋
，
僅
僅
數
年
前
主
管
機
關
還
委
託
評
估
修
復
的
方
式

與
經
費
，
那
些
送
進
辦
公
室
的
調
查
評
估
報
告
書
下
場
如
何
不
得
而
知
，
深
山
裡
的
鐵
線
橋

繼
續
凋
萎
腐
爛
卻
明
顯
可
見
。
二
十
年
前
，
南
北
兩
端
橋
門
外
觀
仍
然
完
好
，
沒
有
明
顯
的
缺

損
，
但
南
側
比
較
陰
濕
，
蕨
類
與
腐
生
植
物
附
著
於
南
橋
門
橫
木
頂
上
，
根
部
鑽
入
已
三
、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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寸
。
二○

○

五
年
，
腐
朽
持
續
，
橋
門
頂
部
的
橫
梁
質
地
愈
來
愈
鬆
軟
，
強
韌
如
新
的
主
索
在

橫
木
上
勒
出
明
顯
的
壓
痕
。
二○

一
一
年
，
南
側
橋
門
斷
裂
；
二○

一
七
年
裂
口
加
劇
；
一
、

兩
年
後
我
們
親
眼
見
到
老
朽
的
吊
橋
時
，
北
橋
門
橫
梁
左
端
嚴
重
毀
壞
，
粗
細
大
損
，
厚
僅
如

木
板
；
南
橋
門
的
橫
木
也
明
顯
變
細
，
微
微
上
翹
，
右
端
短
少
四
分
之
一
，
右
側
主
索
喪
失
支

靠
，
由
北
向
南
乏
軟
地
垂
落
，
像
一
條
銹
色
大
蟒
歪
歪
扭
扭
癱
倒
在
橋
上
，
橋
身
失
去
平
衡
，

已
傾
斜
變
形
。
至
於
橋
面
，
多
年
前
橋
板
已
消
失
一
空
，
與
其
說
腐
爛
殆
盡
，
不
如
說
朽
壞
途

中
遭
到
風
雨
掀
翻
吹
落
，
除
了
鐵
線
捻
成
的
各
種
粗
細
鐵
索
，
撐
持
橋
板
的
橫
角
木
應
該
是
最

完
好
的
組
件
了
，
這
使
得
整
座
橋
看
起
來
很
像
一
具
骨
架
尚
存
的
骷
髏
。

對
於
舊
跡
的
非
人
為
毀
壞
，
我
不
感
到
惋
惜
，
也
不
認
為
應
該
花
費
資
源
勉
強
保
存
。
多

數
的
人
造
物
和
人
一
樣
應
該
具
有
壽
限
，
物
的
生
命
來
自
實
際
的
使
用
，
喪
失
用
處
的
物
應
該

加
以
處
置
，
回
收
是
其
中
一
個
手
段
，
對
某
些
具
有
歷
史
價
值
的
物—

—

尤
其
是
脫
離
所
在
地

即
喪
失
意
義
者—

—

加
以
全
面
而
嚴
謹
的
記
錄
，
然
後
在
不
危
及
安
全
的
前
提
下
放
任
朽
毀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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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許
才
是
創
造
並
保
留
記
憶
最
可
靠
的
手
段
。
所
謂
記
憶
，
其
主
體
不
就
是
不
再
存
在
的
人
或

物
嗎
？
沒
有
喪
失
，
沒
有
死
亡
，
就
沒
有
記
憶
。

過
橋
後
，
我
回
頭
最
後
一
次
望
著
意
西
拉
橋
。
像
現
在
這
樣
新
舊
橋
並
列
，
放
任
舊
橋
自

然
朽
壞
，
直
到
崩
落
都
不
擾
動
，
人
們
過
橋
時
忍
不
住
多
看
幾
眼
，
如
此
心
裡
就
各
自
留
下
一

座
意
西
拉
舊
橋
，
這
難
道
不
是
保
存
期
限
最
長
久
的
保
存
方
式
嗎
？
在
這
樣
的
期
待
中
，
我
逐

漸
遠
離
意
西
拉
橋
，
卻
也
興
起
日
後
再
走
一
次
越
嶺
道
，
看
看
意
西
拉
橋
是
否
更
加
衰
敗
的
念

頭
。

下
一
站
朋
珂
，
在
此
之
前
越
嶺
道
繞
行
於
塔
達
芬
溪
北
源
南
岸
的
山
坡
，
拖
著
逐
漸
沉
重

的
步
伐
，
我
們
花
了
一
個
半
小
時
才
抵
達
過
溪
點
，
宮
野
七
衛
等
人
紀
念
碑
附
近
。
紀
念
碑
緊

鄰
溪
床
，
底
端
﹁
戰
死
之
地
﹂
的
﹁
地
﹂
字
已
遭
土
石
腐
葉
埋
沒
。
一
九
二
一
年
三
月
中
旬
，

八
通
關
越
嶺
道
全
線
貫
通
不
到
兩
個
月
，
一
支
警
察
測
量
隊
在
此
遭
到
攻
擊
，
根
據
紀
錄
，
一

行
人
為
了
測
量
山
區
里
程
，
一
早
來
到
越
嶺
道
橫
渡
塔
達
芬
溪
北
源
之
地
，
不
料
遇
到
布
農
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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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襲
擊
，
那
時
八
點
半
，
應
該
才
剛
剛
要
開
始
工
作
。
這
一
次
突
襲
導
致
四
死
二
傷
，
其
中
兩

人
是
原
住
民
警
手
，
四
條
人
命
再
度
換
來
紀
念
碑
，
一
開
始
三
支
木
碑
，
後
來
改
建
為
一
座
混

凝
土
方
尖
碑
。
我
們
不
知
道
三
支
木
碑
如
何
分
配
給
四
個
人
，
或
許
其
中
一
支
紀
念
兩
個
原
住

民
警
手
，
二
代
紀
念
碑
則
刻
上
所
有
死
者
的
名
字
，
但
不
包
括
警
手Rino

︵
リ
ノ
︶，
而
宮
野

七
衛
在
官
方
文
獻
裡
被
記
為
宮
原
七
衛
，
不
知
出
了
什
麼
差
錯
，
但
這
座
溪
畔
的
紀
念
碑
可
以

說
是
越
嶺
道
沿
線
最
不
嚴
謹
的
了
。

根
據
紀
錄
，
朋
珂
駐
在
所
還
要
再
往
上
游
兩
百
公
尺
，
這
是
一
處
非
常
短
命
的
駐
在
所
，

一
九
三○

年
撤
廢
，
毀
壞
得
非
常
徹
底
，
由
於
天
色
漸
黯
，
我
們
決
定
捨
朋
珂
繼
續
趕
路
。
溪

床
上
散
落
著
舊
時
流
籠
的
殘
跡
，
粗
大
的
鋼
索
根
本
抵
擋
不
了
山
洪
爆
發
的
威
力
。
朋
珂
渡
溪

點
的
地
形
十
分
破
碎
，
山
坡
上
倒
木
崩
石
連
連
，
涉
水
後
完
全
看
不
出
路
痕
。
翻
開
地
圖
查

看
，
朋
珂
橋
舊
址
緊
鄰
駐
在
所
，
離
渡
溪
點
有
一
段
距
離
，
越
嶺
道
過
橋
後
開
在
山
腰
上
朝
下

游
而
來
，
我
們
研
判
所
處
地
點
與
方
位
沒
有
明
顯
的
誤
差
，
於
是
不
管
路
跡
，
抓
準
方
向
往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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爬
離
溪
床
，
氣
喘
吁
吁
又
略
感
緊
張
爬
上
五
十
公
尺
後
，
寬
大
的
越
嶺
道
出
現
了
。

抵
達
托
馬
斯
時
天
色
已
黯
，
幸
好
並
未
拖
宕
過
久
，
匆
匆
環
看
一
周
，
三
階
平
台
，
基
地

既
寬
闊
又
平
坦
，
雖
然
已
從
舊
照
與
文
獻
得
知
托
馬
斯
是
一
個
大
據
點
，
但
只
有
親
歷
其
地
才

能
理
解
所
謂
的
﹁
大
﹂
究
竟
是
怎
樣
一
個
尺
度
。

沒
有
蘋
果
樹
，
隔
日
天
明
再
仔
細
巡
看
。

地
上
積
了
一
層
落
葉
，
極
厚
，
輕
易
便
淹
沒
腳
踝
。
枯
葉
朽
爛
化
為
腐
土
，
腐
土
滋
養
草

木
，
這
樣
的
往
復
死
生
在
此
不
知
已
重
覆
幾
個
回
合
，
新
的
落
葉
覆
蓋
舊
葉
，
隨
後
是
更
新
的

落
葉
，
很
有
理
由
相
信
腳
下
的
落
葉
是
一
九
四
四
年
托
馬
斯
隨
同
絕
大
多
數
八
通
關
越
嶺
道
沿

線
駐
在
所
裁
撤
以
來
累
積
而
成
，
如
果
時
間
能
以
厚
薄
計
，
八
十
年
大
概
就
跟
托
馬
斯
的
落
葉

一
樣
厚
吧
。

挑
除
橫
落
在
地
的
零
碎
枯
枝
，
快
速
整
地
紮
營
，
然
後
找
水
。
根
據
前
人
紀
錄
，
托
馬
斯

平
台
上
方
有
兩
座
水
塔
，
即
使
沒
有
存
水
，
水
源
也
在
附
近
不
遠
處
。
天
黯
得
很
快
，
二
十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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鐘
左
右
林
下
只
剩
黑
暗
，
我
們
對
水
塔
不
抱
期
待
，
拿
起
水
袋
走
上
往
東
的
明
顯
路
基
，
不
多

遠
路
基
愈
來
愈
窄
，
最
後
像
一
根
被
打
斷
的
大
腿
骨
，
突
然
間
完
全
消
失
。
根
據
地
形
前
方
應

該
有
條
溪
溝
，
對
水
的
渴
望
驅
使
我
們
繼
續
往
前
，
冒
險
在
鬆
軟
的
崩
塌
地
抓
著
倖
存
的
草
莖

爬
行
，
大
概
五
十
公
尺
，
或
許
僅
三
十
公
尺
，
我
們
就
清
醒
了
，
掉
頭
撤
退
。
回
到
營
地
，
坐

困
無
措
，
心
生
放
棄
的
念
頭
，
轉
而
點
算
剩
水
，
集
中
再
均
分
，
忍
一
晚
不
至
於
渴
出
問
題
。

突
然
間
我
們
想
到
有
篇
西
進
東
出
的
記
錄
提
到
﹁
看
到
兩
座
水
塔
就
到
托
馬
斯
﹂
之
類
的
描
述
，

而
水
塔
在
營
地
前
方
高
處
，
我
們
猛
然
意
識
到
可
能
找
錯
地
方
，
稍
早
令
我
們
陷
入
險
境
的
或

許
並
非
舊
道
，
但
下
層
平
台
旁
明
顯
的
路
基
究
竟
為
何
一
時
也
摸
不
清
。
帶
著
飢
渴
的
期
待
，

我
們
再
度
踏
上
尋
水
之
旅
，
不
久
便
在
一
小
崩
塌
處
發
現
活
水
，
流
量
如
漏
水
的
水
龍
頭
般
慘

弱
，
涓
滴
流
淌
如
絲
般
的
細
響
在
黯
淡
的
夜
空
下
彷
彿
遙
微
的
星
光
，
我
們
為
此
深
深
感
到
慶

幸
。

鑽
進
睡
袋
躺
下
，
熄
掉
頭
燈
，
所
有
感
官
只
剩
聽
覺
和
觸
覺
。
帳
篷
外
的
夜
靜
得
出
奇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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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夜
後
除
了
偶
爾
的
微
風
和
微
風
吹
動
細
枝
細
葉
近
乎
無
聲
的
窸
窣
，
再
無
聲
響
，
沒
有
熊
，

也
沒
有
其
他
動
物
的
動
靜
。
寂
靜
令
耳
朵
將
感
知
的
力
量
讓
給
僅
剩
的
觸
覺
，
海
拔
兩
千
公
尺

的
涼
意
，
睡
袋
以
下
地
布
以
下
那
層
厚
而
鬆
軟
的
積
葉
，
感
覺
彷
彿
躺
在
八
十
年
之
上
。
托
馬

斯
是
我
所
經
歷
最
舒
適
的
營
地
，
對
我
而
言
某
種
意
義
上
也
是
最
古
老
的
營
地
。

天
光
亮
了
起
來
，
我
在
平
台
一
角
找
到
幾
棵
蘋
果
樹
，
枝
頭
掛
著
十
來
顆
果
實
，
果
色

紅
豔
卻
嬌
小
如
蜜
棗
。
十
月
已
是
果
期
之
末
，
應
該
是
熟
果
了
，
摘
一
顆
一
口
咬
下
，
又
酸
又

澀
，
不
可
能
嚥
得
下
，
殘
果
握
在
手
裡
，
殘
餘
的
睡
意
全
消
。
忽
然
間
有
個
女
人
湊
近
說
，
他

們
不
怎
麼
吃
托
馬
斯
的
蘋
果
。
究
竟
酸
澀
的
蘋
果
折
磨
人
還
是
不
知
從
何
而
來
的
女
人
更
嚇

人
，
霎
時
間
無
從
比
較
。
更
叫
人
吃
驚
的
是
，
一
群
人
紛
紛
向
我
靠
攏
，
男
的
女
的
，
大
人
小

孩
，
我
從
蘋
果
樹
旁
被
擠
開
。
有
個
人
動
手
指
揮
，
讓
他
們
在
樹
下
排
開
椅
子
，
讓
女
人
就

坐
，
男
子
站
在
她
們
後
方
，
七
、
八
個
孩
童
站
在
最
前
方
，
兩
個
坐
在
女
人
腿
上
，
還
有
兩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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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
在
懷
裡
，
安
排
妥
當
，
狀
似
指
揮
的
那
人
跑
向
一
架
不
知
何
時
在
我
後
方
架
妥
的
照
相
機
，

再
次
用
手
勢
指
點
誰
左
挪
一
點
誰
右
移
半
步
，
最
後
張
開
雙
手
示
意
稍
微
往
中
央
靠
攏
，
接
著

按
下
快
門
。
大
家
都
顯
得
拘
謹
，
有
個
男
人
蓄
著
八
字
鬍
，
抿
嘴
但
隱
隱
顯
出
笑
意
；
有
個
年

輕
人
折
彎
左
臂
搭
在
一
旁
同
事
肩
上
；
女
人
的
服
裝
說
不
上
華
麗
，
看
起
來
和
山
裡
的
日
子
一

樣
平
淡
；
一
個
男
孩
口
含
食
指
，
一
個
因
突
來
的
鳥
鳴
而
分
心
歪
頭
，
還
有
一
個
在
快
門
按
下

的
那
一
瞬
間
低
頭
不
知
在
看
什
麼
。

光
線
在
地
上
投
落
淺
淺
的
陰
影
，
不
像
日
光
，
令
人
好
奇
。
我
逆
著
陰
影
的
方
向
抬
頭
尋

找
光
源
，
雙
眼
一
閉
一
睜
，
除
了
黑
，
什
麼
也
沒
有
，
幾
秒
鐘
前
的
光
景
無
端
消
失
，
手
裡
的

蘋
果
也
不
知
去
向
。
現
實
感
在
黑
暗
中
漸
漸
回
復
漸
漸
往
我
聚
攏
，
有
點
像
那
群
人
靠
向
蘋
果

樹
。
托
馬
斯
確
實
曾
經
種
了
幾
棵
蘋
果
樹
，
來
自
殖
民
地
警
察
祖
國
的
蘋
果
樹
背
負
著
和
櫻
花

一
樣
沉
重
的
鄉
愁
，
沒
能
長
好
是
註
定
的
，
如
果
布
農
族
人
被
迫
吞
下
離
鄉
離
家
的
苦
創
，
那

麼
和
警
察
一
樣
飄
洋
過
海
的
蘋
果
樹
即
使
被
當
成
寶
貝
卻
仍
然
長
成
鄉
愁
，
咬
起
來
又
酸
又
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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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不
足
怨
不
足
怪
。

天
光
亮
起
，
這
一
次
是
真
的
天
光
，
前
一
天
沒
能
看
清
楚
的
，
都
清
晰
顯
露
在
清
朗
的

天
光
下
了
。
托
馬
斯
也
是
少
數
建
在
越
嶺
道
下
方
的
駐
在
所
，
對
照
老
照
片
，
我
們
的
宿
營
地

應
該
是
主
要
官
廳
建
築
所
在
的
平
台
，
如
今
是
一
片
鋪
滿
松
針
與
枯
葉
的
寬
闊
平
坦
地
，
該
有

三
、
四
座
籃
球
場
，
已
看
不
出
任
何
屋
舍
的
殘
痕
。
最
下
一
層
平
台
臨
崖
開
闢
地
上
散
留
幾
根

角
材
，
壓
著
一
件
藍
白
帆
布
，
一
旁
有
隻
鐵
鍋
，
兩
者
都
不
是
殖
民
時
代
的
遺
物
，
角
材
也
不

像
房
屋
的
構
件
，
而
是
用
來
架
設
刺
絲
網
的
角
柱
。
這
層
平
台
北
面
砌
有
駁
坎
，
一
路
看
下
來

應
當
是
所
有
駐
在
所
中
最
厚
實
的
基
礎
設
施
，
沒
有
十
三
里
那
種
精
心
排
列
而
成
的
華
麗
，
而

是
一
種
堡
壘
式
的
堅
不
可
摧
，
實
際
上
也
是
如
此
，
無
崩
無
塌
，
完
好
如
初
，
僅
苔
癬
覆
生
，

蕨
類
從
縫
隙
伸
出
，
一
棵
大
樹
把
根
鑽
進
岩
縫
再
如
章
魚
似
牢
牢
盤
附
於
駁
坎
表
面
，
斜
挺
而

轉
直
指
天
，
此
外
沒
有
耗
損
的
跡
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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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遺
址
的
規
模
和
文
獻
的
描
述
，
不
難
想
像
托
馬
斯
當
年
的
﹁
老
二
﹂
角
色
對
箝
制
布
農

族
人
發
揮
了
何
等
影
響
。
托
馬
斯
駐
在
所
高
據
在
大
斷
崖
上
方
，
俯
臨
塔
達
芬
溪
，
往
南
直
指

一
天
腳
程
之
外
的
大
分
，
托
馬
斯
與
華
巴
諾
的
炮
台
高
高
在
上
，
一
南
一
北
，
鉗
子
般
把
臨
溪

低
處
的
大
分
夾
在
其
中
，
還
配
備
山
砲
和
重
機
槍
，
控
制
了
東
方
米
亞
桑
溪
流
域
太
魯
那
斯
、

馬
西
桑
這
兩
個
最
深
遠
的
部
落
。
布
農
族
的
先
人
面
對
的
是
陌
生
的
戰
略
布
局
，
儘
管
陌
生
其

實
相
當
容
易
理
解
，
他
們
一
定
也
看
清
對
手
的
謀
略
，
卻
無
從
反
制
，
他
們
從
未
經
歷
如
此
大

範
圍
的
入
侵
，
偷
襲
游
擊
只
能
引
起
小
規
模
的
死
傷
，
局
部
的
戰
術
難
以
突
破
全
面
而
綿
密
的

戰
略
。
這
是
一
場
註
定
失
敗
的
戰
爭
，
註
定
失
敗
卻
不
得
不
抵
抗
，
這
是
身
為
弱
者
擺
脫
不
了

的
命
運
，
生
或
死
，
二
選
一
，
十
分
殘
酷
的
選
擇
。
拉
荷
阿
雷
或
許
曾
經
陷
入
同
樣
的
困
境
，

但
明
快
又
明
智
的
決
定
讓
他
率
領
一
群
族
人
成
功
脫
離
泥
淖
，
直
到
﹁
他
的
時
間
﹂
即
將
結
束
，

他
再
次
下
了
一
個
類
似
的
決
定
，
這
一
次
只
帶
上
自
己
。
留
在
拉
庫
拉
庫
溪
的
族
人
考
慮
的
似

乎
是
選
擇
鐘
擺
的
哪
一
端
，
最
後
命
定
般
選
了
其
中
一
端
，
沒
能
跳
出
鐘
擺
的
框
限
。



⸺
 

托
馬
斯
的
蘋
果
樹 ⸺

161︱

強
者
、
掠
奪
者
或
殖
民
者
，
毫
無
疑
問
都
受
到
不
可
思
議
的
蠱
惑
，
歷
史
最
終
都
將
給
予

嚴
厲
的
譴
責
，
但
當
他
們
行
動
時
從
來
沒
有
選
擇
的
困
擾
，
他
們
只
做
想
做
的
，
無
節
制
地
攫

取
想
要
的
。
越
嶺
道
旁
那
一
片
鐵
絲
圍
網
仍
頑
強
佇
立
，
彷
彿
執
抝
地
宣
示
無
論
熊
多
熊
少
，

自
從
瘋
狂
的
帝
國
之
手
碰
觸
到
這
片
土
地
的
那
一
天
起
，
托
馬
斯
只
是
帝
國
版
圖
裡
一
個
用
來

標
示
據
點
的
單
純
名
詞
，
與
熊
再
無
牽
連
，
與
過
去
在
此
地
出
沒
的
人
們
也
無
瓜
葛
。

離
開
前
，
我
請
求
同
伴
清
除
宿
營
的
痕
跡
，
盡
量
恢
復
前
夜
初
到
時
的
模
樣
，
至
少
就
尚

存
的
印
象
予
以
回
復
。
此
舉
有
何
用
意
有
何
意
義
，
老
實
講
我
也
說
不
清
，
當
然
不
是
擔
心
黑

熊
循
著
氣
味
一
路
追
蹤
，
這
不
是
它
們
的
習
性
。
我
想
起
地
面
上
偶
爾
可
見
的
水
管
銹
材
，
以

鐵
皮
抝
彎
而
成
，
如
乾
枯
的
肋
骨
凌
亂
散
落
，
依
稀
可
辨
的
熱
水
窯
，
這
些
還
留
有
痕
跡
的
舊

物
正
一
點
一
滴
消
失
，
至
於
療
養
所
、
香
菇
乾
燥
室
、
提
供
行
旅
過
夜
的
﹁
客
間
﹂，
這
些
附

屬
建
築
和
其
他
房
舍
一
樣
早
已
無
影
無
蹤
，
只
能
根
據
舊
照
一
一
推
敲
，
無
法
斷
定
確
切
的
位

置
，
也
幾
乎
不
可
能
得
知
它
們
的
舊
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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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
可
能
不
留
下
痕
跡
，
我
是
這
麼
想
的
。
那
一
群
駐
守
托
馬
斯
的
人
們
曾
經
種
植
蘋
果

樹
，
最
終
也
沒
能
留
下
。


